
传统框架中的现代性调适
———河北省平安村 1949年后的招婿婚姻

高永平

提要:在中国传统社会 ,没有儿子的家庭往往采取过继侄子的方法来延
续宗祧。随着社会的发展 , 越来越多的无子家庭通过招婿的方式解决延续宗
祧和老人赡养的问题。不过 , 中国农村目前的招婿婚姻是一种应时性的招婿
婚姻。在平安村 ,对招婿婚姻的民俗安排是在父系家庭制度中实现的 , 这个
招婿的女儿其实被当作儿子对待 , 我们可以称她为承祧女 假子 , 这一概念可
以很好地解释她在乡村社区中的待遇。招婿婚姻被平安村村民普遍接受 ,无
疑受到了现代因素的影响 , 但这一因素仍是在传统文化的框架中被接受的。

关键词:招婿婚姻　拟制　承祧女 假子

中国是一个具有强烈从夫居传统的国家 ,但招婿婚姻① 的历史也

非常久远。据陈顾远考证 ,史书中对赘婿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 :“淳

于髡 ,齐之赘婿” 。他推测齐国的赘婿可能是“巫儿”的丈夫 。齐人认为

“巫儿”“嫁者不利其家” , “故得招婿入家”(陈顾远 ,1998 1937:108)。在

商鞅变法后的秦国 , “家富子壮则出分 ,家贫子壮则出赘” 。但历代统治

者均对赘婿采取歧视政策 ,秦始皇和汉武帝均曾谪发赘婿戍边 ,把他们

和囚徒同等对待 。但是 ,由于实际生活的需要 ,招赘婚姻在历史上顽强

地存在着 。这首先是因为 ,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男性子嗣 ,如果一个家

庭只有女儿 ,父母为了养老和延续香火 ,招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据白

凯估计 ,宋代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妇女是没有兄弟的女子 ,因此对赘婿的

需求是很大的(白凯 , 2003)。其次 ,许多出生于贫困多子家庭的男子 ,

由于无力承担娶妻的费用 ,做上门女婿也是解决婚姻大事的一条途径 。

不过 ,在中国文化中 ,无男性子嗣时解决养老和延续家系的首选办

法并不是招婿 ,而是过继 。过继的办法与中国的男性主义和血统主义

相结合的传统最为契合(高永平 ,2006)。在通常情况下 ,无子的家庭一

般会过继一个侄子来继承宗祧和家业。《明律·户令》规定:“凡无子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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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称“赘婿” ,有明显贬义 ,笔者建议用“招婿婚姻”代替“赘婿婚姻” ,用“上门女婿”代替

“赘婿” 。



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 ,先尽同父周亲 ,次及大功 、小功 、缌麻。如

俱无 ,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怀效锋点校 , 1999:240)。但过继侄

子的做法有天然的缺陷 ,无法保证嗣子对嗣父母很好地尽到生养死葬

的义务。因为侄子不比亲子 ,他们和嗣父母并没有父子亲情(特别是成

年后才过继过来的嗣子),让他们来养老自然不如让女儿来养老更有保

障。在很多情况下 ,嗣子看中的其实是嗣父母的财产 ,故而嗣子虐待嗣

父母的事情史不绝书 。但依据中国传统礼制 ,只有男人的卑血亲才有

资格继承宗祧和作为宗祧附属物的财产 。因此 ,一个家庭如果招婿 ,实

际上是剥夺了具有承继资格的族侄们的继承权 ,进而必然遭到家族的

反对 。作为礼制的外在反映 , 《清律》规定:“其招婿养老者 ,仍立同宗应

继者一人 ,承奉祭祀 ,家产均分”(马建石 、杨育裳主编 ,1992:443)。除

了财产安排和宗法地位上的歧视 ,赘婿还受到入赘社区成员甚至家庭

成员的歧视。因此除非万不得已 ,男子都不会出身为婿 。

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招婿婚姻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 。这

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 ,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 ,传统的

宗法制度逐渐式微 ,限制招婿婚姻的法律和意识形态因素已经不复存

在。中国婚姻法明文规定 ,夫妻一方既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 ,也可

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其次 ,传统的社会心理也受到很大冲击 ,对于

上门女婿的社会歧视已经大大减弱。但是 ,任何一种社会进程都不可

能是一蹴而就的 ,招婿婚姻的发展也不例外 。一个社会对某种社会事

实的接受和承认 ,仅仅事实上的认可是不够的 。社会事实要获得合法

性 ,必须获得文化上的认可 ,也就是说 ,必须融入已有的社会文化框架

之中 。在中国社会里 ,社会事实被社会认可的主要标志是它获得相应

的礼俗地位。这一点在传统文化仍很浓厚的乡村地区尤其如此 。以往

对于招婿婚姻的研究 ,着眼点往往是这种婚姻形式的目的 、实现形式 、

社会功能等等(李树茁等 ,2001),但很少关注它的文化意蕴 。本文依据

作者在河北省平安村① 所进行的田野调查材料 ,结合其他学者的相关

研究 ,探讨招婿婚姻在传统礼俗文化中的地位 ,进而从文化的视角解释

这一社会现象 ,特别是这一社会现象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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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平安村是石家庄市附近的一个普通村庄 ,距离石家庄 11公里。全村人口为 2394人 ,耕地

有 2873亩。这是一个农 、工、商兼营的社区。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占 63.5%。平
安村主要有高、朱 、郑 、赵等姓氏 ,其中高姓占家庭总数的 56%。文内出现的地名 、人名均

按学术惯例使用了化名。



一 、不成功的过继安排

笔者在平安村进行田野工作的时候 ,访问过很多年逾古稀的老人 ,

他们肯定地告诉我 , 1949年以前平安村没有出现过招婿的情况 。当

时 ,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子嗣 ,就会通过过继侄子或者侄孙(少数情况下

过继外甥或者外孙)来解决宗祧继承和养老的问题。这里甚至有一种

风俗 ,叫做“绝弟不绝兄” ,意思是说 ,如果兄长没有儿子 ,弟弟即使是仅

有一个儿子 ,也要把他过继给兄长 。此种风俗在一些文献中被称为“绝

次不绝长”(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2000:834)。在平安村也有这

样的实例出现。我在调查时村民告诉我 ,从前有兄弟三个 ,两个哥哥都

没有儿子 ,而三弟有两个儿子 ,于是按照风俗 ,这两个儿子分别被过继

给了他们的两个伯父 。过继后的儿子是要更改称谓的 ,他们要叫自己

的嗣父母“爹娘” ,而叫自己的亲生父母“叔叔婶子” 。这个三弟是一个

浪荡子 ,吃喝嫖赌无所不为 ,他的哥哥批评他不要这样做 ,他反驳说 ,

“你们都有儿子 ,我又没有儿子 ,我省吃俭用为谁呀 ?”目前这三兄弟都

已经去世 ,被过继的两个儿子中的一个还在世 ,但在外地工作 ,没有访

问到 。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过继其实是一种社会交换 ,是嗣父母用自己的

财产交换嗣子对宗祧的延续和对自己的赡养 。当一个无子的家庭广有

财货时 ,拥有继嗣资格的侄子们可以为争继嗣资格而大打出手;而一个

贫而无子的家庭则无人问津。嗣子对嗣父母的赡养很难一概而论。据

老人们说 ,少数嗣子可以说是尽到了孝道 ,但大多数没有很好地尽到赡

养的义务。这是嗣子和嗣父母的女儿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 。总体上

说 ,平安村嗣子对嗣父母的赡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或者说 ,过继所承

担的养老功能没有很好地实现 。请看下面两个事例:

事例一:甄留姐今年已经 76岁了 ,可身体非常结实 ,直到现在她仍

和老伴一起耕种着一家人的责任田 。目前老两口住在一座破旧的老房

子里 ,她的儿子所住的另一处房子是在甄女士继承的娘家父母的房子

原址上盖起来的 。她为此和自己娘家的亲族发生了很多纠纷。以下是

甄女士讲述的故事:

　　俺娘家就在咱村的东头。俺没有兄弟 ,只有一个姐姐 ,她现在

已经去世了 。俺家在解放前有二十多亩地 ,在村里不算是穷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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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俺爹没有儿子 ,按当时的规矩 ,俺叔叔就把俺爹接到了家里 ,

以后就应该让俺的堂弟为俺爹养老送终 ,他也情受① 俺爹的家

产。如果不是解放 ,可能就这样过去了 ,可是一解放 ,由于俺叔叔

要了俺爹的地 ,他的地就多了 ,因此就成了富农。俺叔叔一生气 ,

就把俺爹赶出了家门 。连一个粮食籽儿都没有给 。俺爹俺娘没有

办法 ,就又住到了原来的破房子里 。后来破房子塌了 ,就只有租人

家的房子住 。后来俺娘就死在了租来的房子里。(2004年 10月甄

女士的访谈录音)

事例二:高雨宝的父亲本来是平安村人 ,年轻时被过继给了邻村的

舅舅 。留在平安村的雨宝的伯父没有儿子 ,只有两个女儿 ,而雨宝的父

亲却有两个儿子。这样 ,雨宝就被过继给了自己的伯父 ,来到了平安

村。人们把这种情况叫做“借子还孙” 。雨宝来到平安村前后 ,他的两

个堂妹先后出嫁 ,其中一个嫁到了邻村 ,另一个嫁到了县城 。和其他嗣

子一样 ,雨宝将会继承伯父的所有家产 ,并且给伯父养老送终。后来雨

宝娶了媳妇 ,并且生了三个儿子。但是雨宝夫妇和伯父伯母的关系并

不是很融洽 。伯父伯母认为他们不够孝顺 。因为赡养伯父伯母的问

题 ,雨宝和自己的两个堂姐妹经常发生矛盾 。雨宝伯父的晚年患了白

内障 ,老人要求雨宝送他去医院做手术 ,但雨宝夫妇怕花钱一直没有

去。于是雨宝的堂姐就准备给自己的父亲做白内障手术。有一天 ,雨

宝的堂姐夫把自己的岳父接到医院准备做手术。雨宝的妻子听说了这

件事 ,就跑到医院和堂姐吵了起来 。雨宝夫妇认为 ,堂姐给她的父亲做

手术让他们丢了面子 ,因为人们会因此认为他们对嗣父母不孝顺 。雨

宝的伯父最终还是做了手术 ,雨宝的堂姐妹花的钱 。因为这件事 ,雨宝

夫妇和堂姐妹的关系变得更加糟糕。后来 ,雨宝和伯父母一直分灶吃

饭 ,老夫妻其实主要还是靠他们的两个女儿来照顾 。

在上述两个发生于 20世纪中期的事例中 ,虽然过继安排的养老功

能没有很好地实现 ,但过继这一礼俗行为毕竟最终完成了。在此以后 ,

出现了过继行为失败② 的例子 。过继失败的原因有很多 ,但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是出现了其他的选择 ,这选择就是招婿。在传统社会 ,也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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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所说的过继失败 ,特指嗣父母和嗣子最终解除过继关系。

当地俗语 , “继承”的意思。



继失败的例子 ,但失败的结果主要是另找一个侄子代替原来的嗣子 ,但

另一个嗣子是否孝顺仍然无法保证 ,这就无形之中降低了人们对改换

嗣子的期待 ,因此 ,传统社会中过继安排失败的情况是较少的。在平安

村 ,我搜集到了两例以失败告终的过继安排。

事例三:上个世纪 40年代 ,一个来自邯郸的逃难女人嫁给了一个

平安村的中年男人。这个女人在这里生了一个女孩。后来和她前一次

婚姻中生的孩子取得了联系。她的外孙来看自己的外祖母并住了下

来。这个男孩名叫长福 ,来的时候才 9岁 。一是因为长福的家里比较

穷 ,二是因为他的继外祖父没有儿子 ,这个长福就成了他的继外祖父的

继承人 。长福的户口也落到了平安村 ,并随继外祖父姓李。长福长大

后娶了平安村的一个姑娘为妻 。后来长福的姨妈结了婚并想在平安村

落户。但是 ,按照平安村的习惯 ,如果长福算是这一家的嗣子 ,他的姨

妈就没有权利再招上门女婿。长福和他的姨妈打了一场官司 ,外祖母

的房子判给了长福的姨妈。这样 ,男孩就和自己的外祖母家脱离了关

系 ,并改回自己原来的梁姓。

事例四:一个叫金海的男人 ,他妻子的娘家就在本村。金海没有儿

子 ,只有两个女儿。金海的妻姐嫁到了西边的一个比较穷的地方 ,生有

三个儿子 。金海家没有儿子 ,而他的妻姐觉得平安村比她生活的村庄

生活富裕 ,因此就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了妹妹 。金海妻子的外甥来时

只有 10多岁 ,金海和妻子把他养大 ,并给他娶了媳妇。金海父母和外

甥的关系原来还比较好 ,可是自从娶了外甥媳妇以后就出现了矛盾 。

两代人经常为家务事吵架 ,金海妻子和外甥媳妇的矛盾更严重。后来

两代人实在生活不到一起 ,金海就把外甥赶了出去。金海妻子的外甥

并没有回到自己父母的家 ,而是住到了自己的舅舅家 ,并最终在平安村

落了户。金海最后还是给自己的大女儿招了一个上门女婿 。

以上两个事例有两个共同点 ,首先 ,两个嗣子都不是男性家长的血

亲 ,而是他的妻子的血亲 。其次 ,两个家庭都有女儿。传统上的嗣子都

是男性的血亲 ,但这两个例子中的嗣子却是妻子的血亲 。我们看到 ,传

统的思维方式还是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他们即使牺牲传统的男性血统

观念 ,也要坚持过继一个男孩 ,虽然自己就有女儿 。但这两例过继均以

失败而告终 ,最后不得不采取招婿的方式解决问题 。这说明 ,在拥有第

二种选择的情况下 ,即嗣父母自己有女儿而习俗又允许招婿的时候 ,过

继的安排就更加容易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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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艰苦抗争的留居女儿

在讲述招婿女儿的故事之前 ,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 ,不招婿的女儿

若想在娘家的村庄定居 ,要面对怎样的困难。在传统礼俗中 ,“从夫居”

并不仅仅是一种居住安排 ,它更是一种身份的安排 。同样是女儿 ,同样

是在娘家的村庄定居 ,招婿的女儿和出嫁的女儿的身份完全不同 。作

为出嫁女 ,她在村中主要是以媳妇而不是女儿的身份出现 ,这鲜明地体

现在那些嫁在本村的女儿的身上 。她们不会继承娘家父母的财产 ,对

于娘家父母也没有赡养义务。而招婿的女儿则不同 ,她们要继承娘家

的宗祧和财产 ,她们的孩子要随外祖父的姓氏 ,她们也要为自己的父母

养老送终 。而且 ,上门女婿一般要和岳父的家族达成书面或者口头协

议 ,对上门女婿的姓氏 、孩子的姓氏 、家产的处理甚至与女婿原有家庭

的关系等做出安排。因此招婿女和出嫁女的礼俗地位是完全不同的 。

如果一个女儿既非招婿女 ,同时又没有嫁在本村 ,但却想在娘家的

村庄落户 ,她会面临什么样的境遇呢? 乍看起来 ,她们的情况似乎和本

文的主题毫无关系 ,其实不然。她们的故事反映出有兄弟的女儿想在

娘家定居十分困难。这种困难来自中国传统的村籍制度。关于这一问

题 ,张佩国(2002a;2002b)曾经有过出色的论述 。中国传统农村是一个

封闭性非常高的社区 ,外来人口要获得村籍非常困难(杜赞奇 , 2003:

150;费孝通 ,2001:75)。1949年以前 ,农村土地和房产虽然是私有的 ,

但土地和房产的买卖遵循习惯法的规定 。族人和邻居拥有先买权 ,这

基本上杜绝了外村人获得本村土地和房产的可能性 。除了土地的买

卖 ,外村人获得本村村籍的主要途径有两个 ,一是与具有本村村籍的男

人缔结婚姻 ,绝大多数女性都是通过这一途径获得本村村籍的。但这

一村籍是不完全的 ,妇女如果离婚 ,她的村籍还要被剥夺或者部分剥

夺。下文中白兰的母亲就属于这样的情况。二是通过礼俗途径成为具

有本村村籍的男人的嗣子 ,通过这类办法获得村籍的主要是男人的外

甥或者外孙。在平安村 ,外甥和外孙承继舅父和外祖父是一个传统 ,在

没有侄子的情况下 ,外甥和外孙是首选的过继对象 。当然 ,成为嗣子的

另一个必要条件是男性。从上述两种获得村籍的方式可以看出 ,获得

一个村庄的村籍的前提是获得该村某一家族的族籍 。换句话说 ,获得

族籍基本上就是获得村籍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 ,既非招婿女 ,又

没有嫁给本村男人的出嫁女儿 ,她们在传统礼俗中就没有获得本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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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的充分理由。她们的身份和招婿女儿的其他姐妹是一样的。关于这

一点 ,我们下文详述 ,下面叙述有关她们的几个故事。

事例五:刘菊英今年 62岁 ,身体虚弱 ,但外向健谈 。她的丈夫原来

是石家庄市一个工厂的工人 ,已经去世了 ,他们的两个儿子目前都已经

结婚生子 。刘菊英婚后一直住在平安村 ,两个儿子的户口也都落在了

平安村 ,她为两个儿子申请宅基地的过程充满艰辛 。以下是她的

自述:　　

　　我是 63年结的婚 ,丈夫的老家在郭家庄(平安村以西约 12华

里)。由于丈夫在石家庄市工作 ,我在结婚后就没有到婆婆家里去

住 ,一直住在咱村。后来两个孩子就出生了 ,我就要求把两个孩子

的户口落在平安村 。可能当时的大队干部没有想到宅基地的问

题 ,两个孩子在平安村落户口没有费什么劲儿 。你说大队有没有

给俺耕地? 给了 ,俺户口在这里 ,他能不给俺耕地 ?就是不给俺宅

基地 。孩子小的时候 ,俺们一家三口就和俺娘住在一起 ,其实住的

是俺兄弟的房子 。后来孩子大点了 ,俺就去借人家的闲房子住 ,俺

们一家借房子住了 10 多年 。后来 ,眼看俩小子一天天长大 ,我就

去找村支书要地方 ,想盖房子 。村支书一口就把我回绝了:“闺女

不给地方!”我就对支书说 ,俺两个儿子的户口都在平安村 ,应该给

俺地方 。村支书说:“要是给了你地方 ,其他不想走的闺女都会来

要地方 ,不能开这个头儿!”咱有什么办法 ,只能是一趟一趟地找

呗!俺从大小子 10多岁就开始找 ,等到俺大小子都 17 、18岁了 ,

还没有给俺地方 。你不知道 ,有一段时间 ,俺真想回他爸爸的老家

去要地方。可是那时候 ,俺公公婆婆都去世了 ,老家里只剩下兄弟

们 ,他们也不一定尽心尽力帮咱要地方 ,再说已经在平安村住了十

几年。所以我当时很犹豫。后来有一个人劝我 ,说你现在要是走

了 ,你以前的努力就白费了。再说你要是一有要走的想法 ,村里就

更不会给你地方了。我一想人家说的也有道理 ,我就又去找村支

书。我说:“俺小子马上就该娶媳妇了 ,你给俺地方吧!”后来支书

也觉得不给俺地方说不过去 ,俺小子确实也该娶媳妇了 ———也可

能是找得他嫌麻烦了 ,谁知道呢。他后来说 ,让俺们生产小队全体

社员讨论决定。俺们小队的社员和俺们家关系都很好 ,等到讨论

的时候 ,这个说“应该给人家” ,那个也说“应该给人家” ,很容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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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村支书后来对俺说:“当时真不该给你孩子落户口 ,惹来

这么多麻烦 !”村里其他像我这样的闺女都没有给地方 ,因为她们

孩子的户口都没在平安村。闺女在平安村要到地方的 ,我是独一

户。你说俺管不管俺爹娘 ?人家有儿子哩! 俺和嫁到别处的闺女

一样 。俺爹娘的吃穿 、医药费 、生养死葬都是俺兄弟管 ,就是爹娘

病了俺帮着伺候 。(2004年 9月刘菊英的访谈录音)

上述事例的主人公刘菊英的情况有些特殊 ,她出嫁以后没有离开

娘家是因为丈夫是非农户口 ,依据当时子女随母的国家政策 ,两个孩子

的户口必须随她 。由于这一特殊情况 ,她的孩子的户口落在了平安村 。

在土地联产承包以后 ,她们一家三口也顺利地分到了自己的责任田 。

但村干部就是不分给她宅基地 。在中国当代农村 ,获得某一村庄的村

籍的标志有两个 ,其一是该村的户口 ,其二是该村的土地(包括耕地和

宅基地)使用权 。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 ,宅基地的村籍象征意义要远远

大于耕地 。村干部不分给她宅基地的主要原因 ,还是担心其他家庭的

女儿纷纷效法。虽然刘菊英靠着自己的艰苦争取 ,最终获得了宅基地

使用权 ,但出嫁女获得娘家村籍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

事例六: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秀花 ,约 30岁 ,和一个来自承德的

打工仔结了婚。他们婚后生了一个有残疾的儿子 ,现在已经上小学了 。

他们一家目前仍然住在借来的房子里。以下是她的自述:

　　俺孩子他爸爸是承德人 ,他们那地方穷 ,所以俺们不愿意回

去。俺姐姐招了一个上门女婿 ,所以俺孩子他爸就不能算上门女

婿了。大队① 就是不给俺放地方 ,他们叫俺买地方。他们说 ,俺

要不是咱村的闺女 ,买地方要两万块钱 ,俺买地方就只要一万块

钱。现在地方已经定下来了 ,就在俺们生产队那一块。你说俺孩

子的户口? 人家一开始也不给上 ,后来人口普查那一年 ,上边有规

定 ,他们才给俺孩子上了户口 。大队就是不给俺孩子他爸上户口 ,

他的身份证过期了 ,还得回承德去办 。你说俺孩子姓谁的姓 ? 姓

我的姓 。姓我的姓人家也不给地方 ,大队的人说只有俺姐姐算招

女婿 ,俺不算。俺爹的房子算俺姐姐的 ,她给俺爹娘养老送终。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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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们出钱是“自出心儿” ,不是必须得给。俺姐姐和俺爹娘他们

也分着吃饭呢。他们和俺爹住在一起。以后俺们自己盖房子自己

过 ,和俺姐姐俺爹他们没有关系。(2004年 9月秀花的访谈录音)

秀花的故事告诉我们 ,村干部通过刘菊英的事情长了经验 ,他们一

开始就拒绝给秀花的儿子上户口 。只是因为人口普查的原因 ,秀花的

儿子才在平安村上了户口。我们看到 ,村干部已经在国家政策和乡村

传统之间进行了妥协 ,本村的闺女买宅基地比纯外来人口买宅基地要

便宜 ,但仍然比给本村的儿子划拨宅基地要昂贵许多 ,而这已经让秀花

感到很满意了。秀花和刘菊英一样 ,虽然居住在本村 ,但她的身份仍然

是出嫁女 。秀花的故事更加凸显出了出嫁女和招婿女的差异 ,因为正

是由于她姐姐招了婿 ,她才无法获得平安村的村籍。菊英和秀花的故

事透露出的文化信息是什么呢 ?没有被乡村礼俗认可为“招婿女”的女

儿们 ,无法获得娘家村庄的村籍。这是因为在传统礼俗中 ,她们没有宗

祧继承权 ,故不能获得族籍。只有在没有兄弟的情况下 ,女儿们才可能

作为儿子的替代者而获得宗祧继承权 ,这是我们下文要说的内容 。

三 、招婿婚姻的先驱者

前文提到 ,成为嗣子的条件除了必须是被继承的男人的血亲之外 ,

本人也必须是男性。这一条件后来被打破了 ,女孩也成为了过继的对

象。1949年后平安村的第一例招婿婚姻也发生在一个过继女儿的身

上。以下就是这桩婚姻的故事 。

事例七:刘三喜是平安村解放后的第一任村支书 ,就是在他领导下

平安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刘三喜政治上很成功 ,但就是没生下一男半

女 ,于是他就过继了自己哥哥的女儿梅花为养女。梅花长大后 ,刘三喜

为她招了一个上门女婿 ,是从山东来平安村的一个瓷器匠的弟弟 。梅

花的丈夫叫赵大军 ,结婚后他并没有改姓。梅花和大军生了两个女孩

和一个男孩 ,他们都姓外祖父的姓 。现在 ,两个女儿已经出嫁 ,孙子也

已经上了小学。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梅花的养女身份了 。

刘三喜之所以能够招上门女婿 ,和他的村支书身份是分不开的 。

也是因为村支书的身份 ,他才可以同时打破两种原则 ,即收养女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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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招上门女婿。据老人们讲 ,赵大军虽然是上门女婿 ,但没有人敢欺负

他。作为平安村的第一个上门女婿 ,能够做到这一点 ,也是其岳父的特

殊身份的功劳。刘三喜之后 ,过继女儿的人家逐渐多了起来。有人甚

至通过过继女儿的方式逃避计划生育。有一个村民在生了两个女儿之

后还想生一个儿子 ,他就把自己的一个女儿过继给了自己无儿无女的

哥哥 ,然后第三胎生了一个儿子。当然这是较晚近发生的事情 。平安

村的第二桩招婿婚姻就是我上文提到的长福的姨妈 。以下是她的

故事:

事例八:长福的姨妈叫做满素 ,她因为房子问题和外甥打了一场官

司 ,还和外甥脱离了关系 。她的丈夫来自河北省邢台地区 ,是一名铁路

工人 。满素和丈夫婚后育有一儿一女 ,孩子们都姓母亲的姓 ,而且管自

己的外祖母叫奶奶。长福后来没有赡养自己的外祖母 ,甚至也没有参

加外祖母的葬礼 。满素的丈夫为岳母打幡送殡。

事例九:平安村的第三桩招婿婚姻有些特殊 ,因为这个招女婿的岳

母是个“离婚不离家”的女人 ,她的女儿叫白兰 ,以下是白兰的自述:

　　俺爹是解放前的大学生 ,他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 。俺爹

和俺娘离婚的时候 , 说好家里的一切归俺娘 ,俺娘是“离婚不离

家” 。俺叔叔他们分家时 ,俺娘也是一股 。俺奶奶去世以后 ,俺们

和俺叔叔他们一样分摊丧葬费 。因为俺没有兄弟 ,俺结婚的时候

就说要招一个上门女婿。当时俺爹说 ,你要是出嫁 ,我就给你买自

行车 ,你要是不出门就给你买衣裳。俺们 1969年结婚的时候 ,也

是请了客的 ,当家子们也都给“填了箱”。① 后来俺们有了孩子 ,要

把户口落到平安村 ,俺爹却反悔了 。俺爹通过俺叔叔告诉村里 ,不

允许俺在平安村落户 。这样俺的两个孩子的户口就落不下 。那个

时候还是生产队 ,孩子没有户口就不能分粮食 。要不是俺表哥(俺

姨家的儿子)帮忙 ,孩子的户口还是落不下。俺表哥是县里的干

部 ,他向村干部说情 ,俺孩子的户口才落下。你问俺孩子他爹? 他

就是咱们县铁山村人 ,也姓高 。你问俺管不管俺婆婆? 开始的时

候管 ,一开始他只挣 37块钱 ,我还带着两个孩子 ,他每个月给他娘

11块钱 ,后来又涨到了 15 块。后来 ,俺们想修盖他家里的房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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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婆婆对她儿子说 ,你已经去了平安村 ,家里没有你的房子 。从那

以后 ,俺们就不再赡养他奶奶了。现在想起来 ,千万不要寻这种倒

插门女婿 ,还是受人欺负 。(2004年 10月对白兰的访谈录音)

在上述故事中有一个情节很有意义。白兰的母亲虽然“离婚不离

家” ,户口仍然在平安村 ,但是对女儿能否招婿却没有发言权。反而是

没有平安村户口的白兰的父亲有发言权 。村干部就是以白兰父亲的反

对意见为借口 ,不给白兰的孩子上户口。白兰的母亲虽然有平安村的

户口 ,但她仍不具备完全的村籍 ,因为她已经和丈夫离婚。作为一个离

了婚的女人 ,她的村籍被部分剥夺 。她的村民身份已经不能作为村籍

的生发源而产生新的村籍。白兰的孩子最终在平安村落了户 ,但这是

通过她表哥的个人影响而获得的 。这说明 ,在招婿婚姻刚刚开始的时

候 ,还是要面临较多的障碍。

四 、招婿婚姻的发展

目前 ,平安村的招婿婚姻已经非常普遍 ,只有女儿的家庭一般都会

选择为一个女儿招婿 。村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安排 ,甚至可以说 ,

招婿婚姻已经成为了一种新民俗 。但是 ,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女儿的话 ,按平安村不成文的规矩 ,只能有一个女儿招婿。有兄弟

的女儿不能招婿 ,有兄弟的女儿即使在结婚后不把户口迁走 ,村干部也

有办法限制她在本村定居 ,这个办法就是不给她宅基地 ,就像前面的刘

菊英所遇到的情况。根据其他学者的观察 ,中国的很多村庄也都采取

类似的政策(董江爱 , 2006;刘倩 , 2004)。学者们把中国的从妻居叫做

“应时性从妻居(contingent uxorilocal marriage)”(李树茁等 , 2001;Li et

al.,2003)。费孝通在对江村调查后写道:“但是赘婿制还只能说是父

系制的补充 ,因为只发生在有女无儿的情况”(费孝通 ,1983)。在《生育

制度》中 ,费先生又把招赘称为“暂时的改系”(费孝通 , 1998:262 -

265)。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女孩的情况下 ,这种从妻居的应时性就更

加鲜明。如果是制度性的从妻居 ,那么所有女儿都应当可以招婿 ,甚至

有兄弟的女儿也应该可以招婿 。平安村的从妻居显然不完全是制度性

的 ,有兄弟的女儿不能招婿 ,有多个女儿则只能有一个招婿 。女儿招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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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的一种替代做法 ,招婿的女儿一旦生出儿

子 ,下一代马上又会回到男性继承的轨道上去 。女儿继承家产和宗祧

不过是继承链条中的一个替代环节 。
表 1　各个年代出现招婿婚姻的次数

年　　代 次　数

1950-1959 1

1960-1969 2

1970-1979 0

1980-1989 5

1990-1999 6

2000-2004 5

合　　计 19

　　根据我的统计 ,目前平安村共

有上门女婿19人。从时间上看 ,招

婿婚姻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各个年

代出现招婿婚姻的次数见表 1 。我

们看到 ,50 、60年代上门女婿很少 ,

但开始出现了。在第一批招婿婚姻

出现以后 ,整个 70年代没有出现一

起招婿婚姻。80 、90年代招婿婚姻

已经较多 ,每 10年大概有 5 、6桩招

婿婚姻 。进入 21世纪仅仅 4年 ,已

经出现了 5起招婿婚姻。这是和纯女户的增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当

然 ,村民们对招婿婚姻的接受是其实现的前提 ,否则即使有再多的纯女

户 ,人们也不会选择招婿婚姻 ,而是会采取其他的方法如过继嗣子来解

决宗祧继承和老年保障问题。不过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逐渐获得

实效也降低了过继的可能性。各家儿子数量的减少 ,减少了嗣子的候

选人 ,也降低了多子家庭将儿子过继给他人的意愿 。

　表 2　上门女婿的原籍地

原籍地 频　数 百分比(%)

本乡镇 0 0

本县外乡镇 1 5.26

本市外县 4 21.05

本省外市 5 26.32

外　省 9 47.37

合　计 19 100

上门女婿的一个特点是 ,他们都来自较远的地方 。用平安村村民

的话说就是 ,他们都是“外头的” 。而且大多数情况下 ,上门女婿都来自

于偏远贫穷的地区 、贫穷的家庭。表2显示了所有上门女婿的来源地 。

可以看到 ,绝大多数上门女婿都来自县外。这一方面表明本地的经济

社会发展程度较高 ,可以吸引外地的男子来上门;另一方面 ,也说明本

地的男人仍然没有完全接受这种婚

姻形式 ,他们可以接受他人做上门

女婿 ,但他们仍然不能接受自己也

可以成为一个上门女婿的想法 。给

别人做上门女婿在他们看来仍然是

不可想象的。当一个平安村男人说

出“给人家做上门女婿”这句话时 ,

他的语气和神情都是轻蔑的 ,虽然

他和来本村的上门女婿相处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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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可能是好朋友 。

　　如果有不止一个女儿的话 ,平安村人倾向于为大女儿招婿。他们

认为 ,大女儿更顾家 ,而且大女儿对家庭的贡献也最大 。大女儿和女婿

挣钱陪送妹妹也更顺理成章。在我重点调查的平安村第 4村民组 ,所

有招婿的家庭都是为大女儿(或独生女)招婿 。

平安村招婿家庭的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 ,所有招婿家庭出生的

孩子 ,均按照父系称谓称呼自己的宗亲和外亲 。李银河在浙江省余姚

南阳村也发现了类似的称谓变化(李银河 ,1994:127)。从称呼上看 ,留

在本村招婿的女儿确实是被当作儿子看待的。从这些称谓中 ,我们可

以感受到招婿家庭融入父系宗族的强烈愿望。还有一点 ,所有的上门

女婿 ,甚至包括 50年代的第一个上门女婿 ,都保留了自己的姓氏 。我

和一个村民谈起上门女婿的姓名问题 ,这个村民说 , “不能让人家改姓 ,

那样做不尊重人家的人格。”其他村民的意见也基本相同。其实 ,按照

传统的宗法原则 ,让赘婿改姓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因为赘婿改姓后 ,夫

妻成为同姓 ,而同姓为婚是大忌(郭松义 , 2000:327)。因此 ,我们不应

当把平安村招婿婚中的女婿视为继承岳父宗祧和财产的人 。继承宗祧

和财产的 ,是招婿的女人而非她们的丈夫。平安村的这种亲属称谓和

姓氏安排更加重了女儿作为宗祧继承人的分量。

平安村绝大多数招婿家庭的家庭关系融洽 ,这和娶妻家庭紧张的

家庭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多有儿子的老人并不隐瞒他们对招婿

家庭的羡慕。他们认为有儿子是“光着屁股坐花轿” ,听着好听 ,其实并

不实惠 。有一个老人说 , “到底还是闺女更心疼爹娘 ,儿媳妇才不管你

哩! 现在都是女的当家 ,儿媳妇要是不孝顺了 ,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

村民们认为 ,招婿家庭和睦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男人们不管家务

事 ,婆媳之间的矛盾主要都是由于家务事引起的;二是即使母女两人因

为什么事吵了架 ,她们也不会记恨对方 ,不像婆媳之间 ,一旦撕破了脸 ,

再想搞好关系就非常困难 。李树茁在湖北松滋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

结论(Li et al., 2003:106)。

并不是所有的上门女婿都与自己原籍的家庭解脱了权利义务关

系。很多上门女婿在原籍还分有房子 ,有些还承担着赡养自己父母的

义务 。有个山西来的上门女婿 ,他和留在老家的兄弟们之间也有过一

个正式的分家协议。按照分家协议 ,他应当每年给自己的父母 120 元

赡养费。为了这 120元钱 ,他和妻子还发生过口角 。他的妻子认为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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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他已经在这里做了上门女婿 ,就不应再赡养自己的父母 。但他最终

说服了妻子 ,每年按时给自己的母亲赡养费 。这说明男人割裂与自己

父母家庭的权利义务关系比女人要困难一些 。

虽然招婿婚姻已经很普遍 ,但仍然有不为女儿招婿的纯女户家庭 。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女儿愿意留在娘家。有时候是因

为娘家比较穷 ,女儿不愿意接手这个家 ,比较穷的家庭也不容易吸引到

上门女婿 。还有时候没有一个女儿接受招婿这种婚姻形式 。有一对夫

妻一共生了五个女儿 ,但没有一个女儿愿意留在娘家 。最终五个女儿

都嫁了出去 ,只是两个女儿就嫁在了平安村 ,这样这对夫妻年老以后就

有了依靠 。不过像这个家庭的情况已经非常少见 ,绝大多数的纯女户

都招了女婿 ,或者准备招女婿 。

五 、讨　论

平安村的 1949年后的招婿实践表明 ,招婿仍然是一个替代性的措

施而不是常规性的做法。如果像婚姻法所规定的那样婚姻双方自由选

择居住地 ,就不应当对有兄弟的女儿和第二个女儿的招婿进行限制 。

平安村的招婿婚姻只是“应时性”的从妻居 ,是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对

儿子的一种替代 。其背后的逻辑是 ,在只有女儿时 ,选择一个女儿作为

拟制的儿子来继承宗祧和财产并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 。只有在这样的

逻辑下 ,才能够理解为什么纯女户只有一个女儿可以招婿 ,以及有兄弟

的女儿不能招婿。被选中作为儿子的替代人的女儿首先继承的是宗

祧 ,而财产是作为宗祧的附属品被继承的。因此 ,把这样的女儿称作

“承祧女”是合理的。“承祧女”和“出嫁女”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份特征 。

“承祧女”的宗法身份其实更像是男人而不是女人 。比如她的孩子称呼

她的出嫁的姐妹为“姑姑” ,而在中国的称谓体系中 ,只有父亲的姐妹才

被称作“姑姑”;她的孩子继承她的姓氏而不是她丈夫的姓氏。根据她

们在礼俗体系中的准男性特征 ,我又把她们称为“假子” 。这些招婿女

儿的“假子”身份的另一证据是 ,按照平安村的传统 ,女儿在大年初一是

不去磕头拜年的 。但平安村的招婿女儿在她们结婚后会和男人一样 ,

在大年初一的早晨走家串户地磕头拜年。把招婿女儿称为“假子” ,在

乡村礼俗的说法里 ,就可以把她们涵盖在“儿子”概念的外延中。比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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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只有儿子才能获得宅基地使用权”时 ,就没有必要再补充说

“承祧女”也有此项权利 ,因为她们具有儿子的身份 ,即“假子” 。我因此

把她们叫作“承祧女 假子” 。从平安村的情况来看 ,把招婿女称为“承

祧女 假子”的理由有以下几条:

所有的上门女婿都保留了原有的姓氏;

招婿女的子女随母亲的姓氏;

招婿女的子女依据父系规则称呼宗亲(如称舅父为叔伯)和外亲

(如称姨母为姑姑);

招婿女承担对自己父母生养死葬的义务;

招婿女的姐妹丧失承继父母宗祧和财产的权利 ,进而也丧失了保

留娘家村村籍的资格 。

运用“承祧女 假子”的概念来看待平安村的户口宅基地政策和财

产继承实践 ,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在没有出现招婿婚姻以前 ,平安村的

宗祧① 继承规则可以总结为以下两条:

规则一:只有儿子可以继承宗祧;

规则二: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 ,过继男性家长的一个男性卑血亲为

嗣子 ,继承宗祧 。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上述规则发生了变化。首先 ,被过继的嗣子不再

被限于男性家长的男性卑血亲 ,家长的妻子的男性卑血亲也被纳入了

选择对象。比如出现了妻子的外甥成为嗣子的情况 。然后 ,女儿拥有

了成为承祧人的资格 。女儿成为承祧人相应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 ,在

无儿无女的情况下 ,夫妻双方的女性卑血亲也成为了过继的对象 。经

历了上述变化以后 ,宗祧继承的规则可以用下面三条来概括:

规则一:一般情况下 ,只有儿子可以继承宗祧;

规则二: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一个女儿作为“假子”来继

承宗祧;

规则三:在无儿无女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被继承人夫妻双方的卑血

亲(性别不限)成为嗣子 ,继承宗祧 。

依据上述规则 ,平安村目前的户籍和财产继承安排就可以得到较

好的理解 。有儿子时 ,女儿没有成为继承人的资格 ,宗祧和一切财产都

由儿子继承。即使是嫁在本村的女儿 ,她们虽然是本村村民 ,但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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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是依据她们在夫家的身份确定的。有兄弟的女儿不能承祧 ,也就

不能继承财产 ,也不能获得宅基地的使用权 。在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的

情况下 ,其中的一个女儿(通常是长女)将承担儿子的角色 ,成为“承祧

女”或叫“假子” ,她将享有和儿子同等的权利 ,担当和儿子同等的义务 。

在一个女儿获得“假子”身份后 ,她和其他姐妹的关系由姐妹关系变成

了礼俗上的兄妹关系或姐弟关系 ,其他姐妹事实上就成为了“有兄弟的

女儿” ,不再享有承祧的资格。事例六中的秀花就是这种情况。前文已

经谈到 ,在中国大多数的村庄 ,族籍是获得村籍的必要条件 ,目前依然

如此 。因此 ,一个家庭如果有多个女儿的话 ,自然就只能有一个女儿继

承家产 、招婿落户 、获得村籍(而村民权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宅基地使

用权)。对有兄弟(包括假子)的女儿的入籍限制 ,由乡村礼俗和村民委

员会的行政力量共同实施 ,但限制的理由却来自同样的文化逻辑 。

需要注意的是 , “承祧女 假子”的概念仅仅适用于当前的农村 ,而

不是对中国传统婚姻财产制度的概括。这一概念所指称的婚姻财产实

践中 ,已经融入了现代性的文化因素 。如果没有旧的宗法制度的式微

和现代男女平等观念的传播 , “承祧女 假子”的现象是不可能出现在中

国农村的 。但这一概念的文化性质仍然主要是传统的 ,因而也只是适

用于传统文化仍然浓厚的乡村 。至于这一概念所概括的文化现象能够

持续多久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

平安村1949年后的招婿实践表明 ,虽然有现代因素的加入 ,但招

婿婚姻仍然是在传统礼俗和家族伦理的框架中进行的 。一个招婿的女

儿作为儿子的替代人承担了儿子的功能 。她继承了父亲的姓氏 、宗祧

和财产 ,承担着儿子的义务如传宗接代 、赡养老人等 。她在娘家的身

份 ,以及她的子女的身份仍然是传统给予的 。她和她的家人竭力使她

融入父亲的家族体系 。她的儿女按照父系称谓称呼她的父母 、族亲和

外亲 ,就是这种融入努力的集中体现。这一切的努力 ,都是为了在她儿

子的一辈能够更方便地回到男系继承的轨道上。再者 ,她的儿女以父

系称谓称呼自己的族亲也有利于他们以自己人的身份在本村立足。不

仅村民认同上述的文化逻辑 ,村干部也认同它 。在这一套文化逻辑下 ,

平安村的不成文的规矩是理所当然的。只要村民和村干部仍继续认同

这样的文化逻辑 ,目前的规矩就不可能被改变 。

在这里 ,我们需要和传统时代对招婿婚姻的礼俗安排进行对比 。

前文已经说过 ,根据老人们的回忆 ,平安村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招婿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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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我们可以和其他地方传统时代的招婿婚姻进行对比。传统招婿婚

姻的情况非常复杂 ,无法得出一个概括的结论 。就目前掌握的文献来

看 ,赘婿的待遇五花八门 。有些改姓 ,有些不改姓;有些掌握家庭财

产 ,有些不掌握;有些仅仅是养老女婿 ,岳父母死后可以归宗 ,有些终老

于岳父母家;有些情况生出的孩子全部随外祖父的姓氏 ,有些情况一些

孩子随父姓。传统招婿婚中 ,如果需要女婿改姓的话 ,他们的地位很类

似于“假子” ,但笔者尚未看到这样的说法。传统招婿婚中没有对女儿

的地位进行礼俗上的安排 ,女儿女婿仅仅是过渡的一代 ,礼俗安排的着

眼点是第三代。拟制没有实现在女儿身上 ,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实

现在女婿的身上 ,而是实现在外孙的身上 ,限于篇幅 ,本文无法对传统

时代的招婿情况进行详细论述(有关情况可参阅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

行政部 ,2000)。

在中国农村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宣传标语:“生男生女都一

样 ,女儿也是传后人” 。这表明 ,国家在说服村民接受计划生育政策的

时候 ,仍然要借助于传统的文化理念。但是 ,运用这种理念的前提是首

先认可它的合法性。在这里 ,国家通过宣传工具将“男女平等”的理念

渗入了传统之中 。它其实表示了这样一个意思:我承认宗祧继承理念

的合法性 ,但只有男人可以继承宗祧的那一部分理念是错误的。你可

以继续宗祧继承的实践 ,但应当对这种实践进行一些变通 ,那就是女儿

也可以继承并延续你家的宗祧 。村民们部分地接受了这个道理 ,但他

们所采取的办法却仍然是传统中原有的 ,即“拟制”的方法。通过把招

婿女拟制为儿子 ,即“假子” ,新的文明因子顺利地进入了传统礼俗的框

架。但这种进入是不完全的 ,因为有儿子的家庭女儿仍不能继承宗祧 ,

有多个女儿的家庭只能有一个女儿可以继承宗祧 。

现在 ,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 ,平安村的村民已经接受了“女儿可以

传后”的想法。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这样 ,招婿的女儿就成为了

“承祧女” ,由于她们其实是拟制的“儿子” ,因此我又把她们称为“假

子” 。这就是她们在传统礼俗中的位置和身份 。这一身份可以很好地

解释她们在乡村社区中所获得的待遇 ,也能解释与她们关系密切的亲

属(如姐妹和子女)在社区中所获得的待遇。我们看到 ,在农村特定的

社会文化环境中 ,她们的礼俗角色决定了她们的经济社会地位。这提

示我们 ,文化是一种无形但强大无比的力量 ,无时无刻不在决定着人们

的命运。社会科学研究者要做的 ,就是研究文化的内在逻辑 ,探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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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迁与嬗变。文化因素的解释力 ,并不比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对社

会现象的解释力差 ,也许还更强 ,它甚至可能是更为根本的决定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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